
生命伦理是指生命在其起源和数十亿年进化

过程中所形成的秩序及该秩序存在和演化的道理

与规则, 它伴随生命起源与进化始终。生命伦理
无所不及[1]。
人类从大约 650万年前直立行走以来[2~3], 扩

大了视野, 视觉上的优势为人类生存和繁衍提供

了便利, 也使得大脑获得了更快的发育, 同时, 解
放了的双手使得人类有了更多的创造力, 所有这
些都推动了人类文明的产生。随着文明的出现,
尤其是文化的飞速发展, 人类似乎成了主宰地球
的“超级物种”, 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超速发展,
人类认识、改造乃至“创造”自然(包括创造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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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病毒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使其具有进化上的优势,并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具威胁力的对手之一。人类直
立行走至今,其文明不断发展与壮大,特别是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对病毒所引发的疫情危害仍然措
手不及。频频发生的疫情,一次次地考验着人类的灵魂与智慧,也一次次呼唤我们对生命伦理的全新认知。本
文在生命伦理视阈下,对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的大规模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进行反思,期待人们对自然与
生命、科学研究与应用,特别是对人类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有更深刻和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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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ich genetic diversity of viruses gave them the advantage of evolution, whi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threatening opponents for human beings. Human civilization, despit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not been able to deal with the hazard caused by the virus. The almost uninter原
rupted epidemic has kept testing the human soul and intelligence and called for a new understanding of
bioethics.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view of bioethics, examines the current epidemic of novel 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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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伐也越来越快并日渐失控。

人类是生物与文化“双重进化”的产物, 但其
文化进化长期处于“超速与失调”状态, 与疾病发
生密切相关的具有“文化进化色彩”的人类行为更

是如此, 如饮食行为等生活习性的改变、医药科学
研究及应用的发展等。超速发展的文化进化必将

产生新的生存环境, 而这种新的“文化生存环境”
与祖先遗留给我们的“原始机体”之间会发生进化

伦理失配, 从而引发诸多进化失配性疾病[4~5]。糖
尿病和高血压等失配性疾病的大量发生正是人类

文化进化长期违背自然进化伦理秩序的必然结果。

近百年来, 人类的文化特别是科技应用在不
绝于耳的赞扬声中超速发展, 而人类自身的进化
在很多层面上依然有赖于其生物伦理属性。人类

在“与天斗”及“与地斗”的过程中不断暴露出其在

认知理念和能力上的主、客观局限性, 但又自认为
已“经天纬地、无所不能”, 从而使其在遭到自然
的无情报复时常常显得捉襟见肘。

20世纪 70年代, 生命伦理学在上述背景下
应运而生。依照目前流行的说法, 生命伦理学是
根据道德价值和原则对生命科学和卫生保健领域

内的人类行为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 主要研究生
命科学和生物医学领域内的道德问题[6]。除此之
外, 生命伦理学也对生命伦理的起源及其演化规
律、生命伦理问题发生的深层机理、生命伦理与文

化伦理之间的动态互作关系等一系列基础层面上

的内容进行深入长期的战略性研究[1]。
当前,中华民族乃至全球正经历一场严峻的疫

情考验, 举国上下正齐心协力阻击新型冠状病毒
(SARS-Cov-2)的蔓延。虽不能说这完全是一场人
祸,但人类自身行为对生命伦理秩序的影响无疑对
疫情的发生与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

说,包括此次疫情在内的所有天灾人祸的发生均与
人类行为长期违背生命伦理秩序息息相关。

1 遵循生命伦理, 是人类健康发展的必由
之路

生命起源是物质世界有序运动与结合的产

物, 生命运动是自发熵变的进化和适应过程; 生
态系统的稳定是依靠系统中动物、植物、微生物及

其环境等诸多因素之间秩序关系的相互作用与动

态平衡实现的; 个体的正常发育是以基因按照特
定时空秩序有序表达为前提的, 遗传伦理过程贯
穿个体发育以及物种系统发生始终; 不论种间或

种内, 各种生物之间行为表达的伦理秩序均与其
进化祖先有关, 动物的行为表达秩序同样是漫长
生物进化的产物。

有证据表明, 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存在于 35
亿年前[7]。地球上生命的产生以及智慧与文明的
演化, 正是宇宙不同结构层次物质漫长演化的结
果, 而这种演化之所以能经久不衰并一直持续,
正是由于生命伦理秩序的存在以及人类祖先对这

种秩序的遵循。例如: 老子提倡的“道法自然”; 古
人遵循孔孟之说, 在其狩猎过程中对捕猎对象
“有所为, 有所不为”; 佛家所倡导的“众生平等”;
等等。

人类在生物进化阶段直至文化进化发生之

前 , 在遵循生命伦理秩序上与其他动物并无二
致。即便是人类已经进入了“文化进化”阶段, 但
长期生物进化遗留在我们遗传信息(包括基因遗传
信息和表观遗传信息)中的“印迹”依然以其原始
的伦理秩序继续履行其功能。人类在生老病死、环

境适应、传宗接代、血缘亲情、衣食住行、健康养

生、心理平衡、行为表达等诸多方面依然与生命伦

理秩序息息相通。

然而, 当经历了系统的“文化进化”过程以及
由这一过程形成了独特“文化属性”时, 人类在遵
循生命伦理秩序上开始大打折扣, 人类行为在诸
多方面开始与千百万年进化形成的生命伦理不

符, 甚至背道而驰。例如: 与死亡率下降相关的人
口增长及老龄化, 打破了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
自然伦理关系; 人类在衣食住行上的穷奢极欲背
离了其在自然进化过程中形成的生长发育和日常

习性的伦理秩序, 致使其健康受损和自然资源的
失衡; 农作物品种大面积单一化种植破坏了生物
多样性分布, 使病虫害大规模集中发生并导致农
药化肥用量暴增, 造成环境污染; 数倍于实际需
求的养殖业造成粪便横流、兽药泛滥和水土污染,
严重损害环境伦理。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多次重大疫情, 它们不仅
对人类健康与生命造成威胁, 同时, 对人类文明
的进程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鼠疫的多次发生

为例, 公元 6世纪的第一次鼠疫持续了半个多世
纪, 死亡近一万人; 发生于 14世纪的黑死病是历
史上有记载的第二次鼠疫, 持续了近 300年, 造
成数千万人死亡; 1855年始发于云南、后爆发于
广东(1894年)的第三次鼠疫波及亚、欧、美和非洲
60多个国家, 持续近 100年, 上千万人死亡。黑死

2



第 1期 贺竹梅等：生命伦理视阈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反思

病疫情改变了当时欧洲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格局,
间接促进了东罗马帝国的崩溃, 由此带来了人类
医学研究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研究的巨大变革。

2003年的 SARS和此次新冠肺炎(COVID-19)的发
生既对公共卫生危机管理提出了挑战, 也为医学
研究与应用的良好发展提供了契机, 更为中国乃
至全世界反思以往的所作所为, 重新认识遵循生
命伦理秩序对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性提供了

推动力。

反思过去, 人类文化进化对瘟疫的不断出现
是否发挥着推动作用呢？答案是肯定的。杀虫灭菌

剂和抗生素的滥用、过度检验与医疗、食品添加剂

超标、养殖业污染失控等众多因素已经使人类及动

植物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 而这些选择条
件的改变可能引起病原微生物产生新的变异,这些
变异极有可能是导致疫情频频发生的根本原因。

以上事实告诉我们, 在这个地球上, 生命伦
理秩序造就了生命世界, 所有物种必须遵循生命
伦理, 人类亦概莫能外。然而, 人类的文化进化总
是在不断地挑战生命伦理秩序, 使得人与自然不
能和谐共处。正如在这次疫情中有人所调侃的:
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把动物关在笼子, 今年春节,
动物成功地把十几亿人关进笼子。可见,只有遵循
生命伦理, 与自然和谐共处, 才是许多医学问题
缓解的基础, 也是人类获得真正自由的基础。
2 敬畏自然、尊重生命, 是人类持续发展
的必然选择

在自然状态下, 生物的遗传变异过程是十分
稳定的, 但是, 当理化诱变、基因编辑、基因驱动
等众多人为技术手段介入生命的遗传变异过程

后, 生物发生变异的频率及种类倍增。虽然这些
技术对于人类生活的改善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

用。但是, 新技术的应用也必然会导致各种新类
型细菌及病毒等病原物的产生, 当这些新的病原
物变异类型遇到合适的环境时, 引起或加速疫情
的发生也就并非偶然了。人类在开展遗传物质修

饰及基因工程操作过程中, 不自觉地会对进化祖
先遗留给我们的遗传物质缺乏敬畏和尊重之心,
由此可能引发一些生物安全与伦理问题, 从而加
剧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不和谐。

长期以来, 人类不习惯也不情愿从自然进化
的视角看待自身的社会发展, 甚至认为人类完全
可以摆脱原始的生物属性, 全然无视生命伦理秩

序对于这个世界的诞生、对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

生命的诞生、对于天地万物尤其是人类社会未来发

展的至关重要性[8]。正是由于对自然的认识缺乏
“进化时空性”, 所以, 人类往往对自然与生命欠
缺应有的敬畏与尊重。人类文明与文化的产生和

发展是建立在自然进化形成的伦理秩序基础上

的, 不敬畏自然必将使人类文明与文化失去健康
发展的源泉与动力。

其实, 自然下的生命过程无所谓对错。细菌
和病毒等病原生物及蝙蝠、穿山甲等野生动物在

诸多方面虽然与人类相去甚远, 但是, 病毒虽小,
它却具有人类尚无法系统认知的复杂变异性和难

以想象的传播能力; 蝙蝠虽丑, 但其与人类同属
哺乳动物, 且具有比人类强大得多的免疫力和繁
殖力, 等等, 它们与我们同样是自然所赐, 应该在
自然界和谐共存。

然而, 人类对自然的过度利用、改造甚至破
坏往往导致各种危害的出现。自 2019年年中发生
于中东地区的蝗灾正在向全球扩展, 可能引发全
球粮食危机。2019年 9月至今发生在澳大利亚的
森林火灾, 超过 12亿只动物被活活烧死, 这必将
导致该地区的生态失衡, 从而对人类产生新的威
胁。非典病毒、禽流感病毒、埃博拉病毒、新型冠状

病毒的流行与危害, 一次次给我们敲响警钟。
归根结底, 人类在思想的深处缺乏一种敬畏

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缺乏对自然以及自然万物,
尤其是对和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动物、

植物、微生物等其他一切生命形式最基本的尊重。

我们只是将其他生物当作任意索取的利用对象,
而非与我们“共生、共栖和共进退”的“进化伴侣”。

尊重万物生灵方能真正获得自然的呵护, 否
则,人类必将会失去赖以生息繁衍且安全健康的生
存环境与生活资源。近日有人提出“生态灭杀”,人
类确实越来越强大,或许可将那些给人类带来痛苦
的生物全部消灭(战争式或基因驱动方式等), 或进
行基因改造。但是,我们是否应该考虑:灭杀行动所
造成的生态失衡会对人类带来什么样的灾难！

虽然每次疫情过后人们以往的不良行为都会

有所收敛, 但是, 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意识若不
能升华成为自主行为, 久而久之, 人类属性中自
大、奢侈甚至贪婪的一面又将会旧病复发, 届时,
为了味觉刺激还是会有人去不择手段地屠杀野生

动物, 为了金钱满足感依然会有人巧立名目堂而
皇之地进行野生动物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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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疫情能否令人反思: 人类在任何其他生
物面前绝非战无不胜, 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你
死我活, 或许只能相互制约而共存共生。相信经
过这次疫情, 每个人都会更加重视生态平衡, 更
加敬畏自然, 尊重生命, 即使是病原物及病原物
携带者, 我们也应该将其视为自然的有机组分而
加以敬畏。

3 适度注意人类行为习惯的伦理秩序, 对
健康安全必不可少

当今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在诸多方面与自然

进化已大相径庭, 若以纯粹的生命伦理秩序来衡
量人类的所作所为, 其实大多已背离自然伦理规
律。人类发展到今天, 直接以自然法则简单套用
于人类的文化行为显然是不可行的, 但是, 我们
也不能主观地认为人类的所作所为均属理所当然。

在长达数百万年的自然进化中, 人类与其灵
长类祖先的生物学特征并无二致, 并且这些生物
属性根深蒂固, 永远“印迹”在人类所有的性状表
达中。人类许多符合生命伦理秩序的行为习惯是

在生物与文化“双重进化”的过程中积淀形成的。

以人类的摄食为例, 人类的饮食行为作为长期生
物进化的产物, 吃什么、何时吃、吃多少、如何加
工、摄入顺序等都具有较为保守的进化伦理秩序。

这种伦理秩序与个体生老病死乃至人类的健康发

展均密不可分。在绝大部分进化时间里, 人类是
以植物性食物或杂食为主,且加工简单,这是人类
健康发展的进化生物学基础。但是在文化进化以

后, 人们饮食结构中脂肪和蛋白质的比重急速攀
升, 同时“煎炒烹炸熏”等不利于身体健康的食物
加工方式被盲目倡导和流行, 导致人类的饮食行
为在“进化瞬间”背离了传统的饮食伦理秩序, 使
其身体结构和代谢机能直至心理适应上在极为短

暂的进化时空内无暇适应, 从而引发糖尿病、肥
胖、癌症、高血脂及其诱发的心脑血管疾病等。

民以食为天, 本无可厚非, 但若穷奢极欲, 将
吃饱吃好变成奢吃乱吃,便会有失健康伦常,从而
引发大量生物安全与生命伦理问题。例如:为满足
人们对大鱼大肉的渴望而兴盛起来的养殖业所产

生的排泄物,已经成为环境污染的世界性公害; 为
过于追求舌尖快感, 苏丹红、甜蜜素等各种添加剂
泛滥, 长期的饮食摄入将对人体健康产生严重危
害; 为追求山珍海味而吃无禁忌的行为习惯, 已
致使许多野生资源濒危, 甚至可能是造成此次疫

情所出现的“人怕见人”(人怕传人)无奈之举的原
因。经过这次疫情,公众对饮食行为的认识应该有
所反思, 除了对摄食野味和生吃食物应有所顾忌
外,对饮食结构以及绿色食品的认知如野生是否等
于绿色,也应有更多的思考。固然,让人类回到原始
祖先的饮食结构已不可能,但适度注意饮食行为的
伦理秩序,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安全是必不可少的。
除饮食行为外, 需要遵循生命伦理的行为还

有许多。例如: 人类祖先由于狩猎采集或农业劳
作而具有较多机会参与体力活动, 这在一定程度
上可减少颈腰椎等疾病的产生; 为避开天敌和发
现猎物,经常“高瞻远瞩”, 这有利于良好视力的保
持; 等等[9]。人类的这些行为均是其在长期进化过
程中形成的符合生命伦理规律的习性, 这些习性
对于机体的健康已经形成了一套整体的机制。例

如, 人类的基因结构与功能是其与千百万年的进
化环境协同配合及互作的产物, 在自然进化过程
中, 基因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既要遵循遗传与进化
的伦理秩序, 也要遵循环境伦理对基因的选择。
在狩猎采集时期, 人类祖先的基因长期处于食物
能量稀缺的环境中, 因而其演化出将糖和淀粉高
效转化为脂肪, 并储存在体内的功能。此功能可
使进化早期的人类在食物匮乏时, 通过消化身体
中储存的能量而保命。但在今天, 我们继承的祖
先基因在突然面对充足的食物时, 来不及产生变
异以适应新环境的选择, 依然执行其原始的高效
转化功能, 因而使人体积累大量的脂肪而出现进
化失配性肥胖症。肥胖症会引发 2型糖尿病、心脏
病和癌症等一系列进化失配性疾病。

综上所述,人类祖先遗留(或者说是刻印)在我
们体内的这些生命伦理秩序, 对于我们今天的衣
食住行仍然具有深远指导意义。

4 提高自身免疫力, 人类要学会与病原微
生物和谐共存

病毒虽小, 但却可能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强大
的对手之一。机体对病毒的抵抗能力与自身的免

疫力关系密切。免疫力是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
可用来识别和消灭包括病毒和细菌等病原物在内

的任何外来侵入异物。从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流

行来看, 该病毒(SARS-Cov-2)对免疫力强的个体
伤害较小, 其他病原物的感染亦如此。正是因为
人体有这种天然的免疫力, 所以我们能在充满微
生物的世界中具有很好的适应性。免疫力也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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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进化过程的产物, 是各类生物在与病原体漫长
相互作用中不断演化形成的。譬如, 禽流感病毒
对鸟类有非常强的传染性, 常导致鸟类大量死亡,
但是人对禽流感病毒有天然的抵抗力, 其对人类
的传染性和致死率都很低, 这是由鸟类和人类之
间的进化路线不同造成的。

其实, 自然界对人体致病的细菌和病毒, 只
占其总数的很小一部分, 因为人类对绝大多数细
菌和病毒都有天然的适应或抵抗能力。由于地球

上的生物总是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异, 病原生物更
是如此, 所以人类的免疫系统也还将不断的进
化。当然, 人类免疫系统的进化也会产生副作用,
如非洲人长期受疟原虫感染, 于是人体进化出让
身体发炎的方式来抵抗疟原虫, 但这也导致现代
非洲人晚年更易患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管疾病;
再如, 有些病毒对免疫力强的人有更强的易感性
甚至导致死亡, 以 1918年引发西班牙流感的病
毒为例, 该病毒能引起人体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
使机体的健康细胞也被消灭掉, 进而损坏内脏器
官。从生物间的免疫力竞争和进化过程, 我们也
可以看出, 自然万物总是在求得一种平衡中生存,
这就是生态伦理。

免疫力的提高涉及多种因素, 除遗传因素外,
环境因素在使人体获得免疫力的过程中也起到重

要的作用, 并且与饮食、睡眠、锻炼、生活习惯、心
理健康等不无关系。可以说, 提高免疫力是这次
疫情留给大家的知识财富之一。

在疫情中, 公众对病毒传播的人群“数量”极
度关注, 更多病毒携带者会带来更多的潜在感染,
这也是控制疫情的重要指标。疫情得到控制只是

时间问题, 但是, 在其得到控制后, 我们务必要关
注自然选择驱动下病毒的进化。在古代医学并不

发达的时候, 很多疫情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 如
今, 虽然人类控制疫情的医学手段已有了极大的
发展,但旧的传染病原物进化、新的传染病原物产
生是自然规律, 病毒是不会自行消亡的。同样 ,
SARS-Cov-2病毒侵染人群后也会很难从人类群
体中消失。根据人类已有的认知, 病毒从蝙蝠或
其他生物进入人体后, 也许将与人共存, 并且在
人体内因受到免疫和药物压力的作用而不断进化

(通过基因突变和重组), 如乙肝病毒(我国每 14个
人中就有一名乙肝病毒携带者)。新病原物产生
后, 我们便有了新的研究与控制对象, 疾病种类
也会有所增加。譬如, 当两种或多种病毒同时感

染一个宿主细胞时, 病毒之间的遗传信息可以发
生重组, 同时还可能与宿主基因组发生交换, 这
使得人类对这些病毒的控制更为困难甚至产生新

的疫情。

病原微生物发生变异是自然现象, 但是人类
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种变异的发生。其实

人类的各种疾病是在许多农耕地区发生与演化

的, 这是由于种植业与养殖业的快速发展支持了
人口密集的社会。同时, 从驯化动物身上也容易
演化出各种病原物, 从而使疾病得以传染流行。
经常发生禽流感的家禽和感染中东呼吸系统综合

征冠状病毒的骆驼就扮演了这种角色。这次新冠

肺炎疫情的产生也是人类活动影响到自然伦理秩

序所致。

对此, 我们得到启示: 人类在提高自身免疫
力的同时, 要学会与病原生物和谐共存, 维护大
自然的生命伦理秩序。

5 结束语

人类社会的有序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自觉遵

循生命伦理秩序的基础上,人类活动(如科学研究)
若是脱离了自然与生命伦理的约束和引导, 如同
悬崖不知勒马, 终将悔之晚矣。在这次疫情中, 各
种各样的关于冠状病毒人工来源的说法, 虽然可
能是无中生有, 但生命科学发展至今, 在理论和
技术上一切皆有可能。这就说明科学工作者主动

自觉地接受生命伦理原则约束是何等的至关重

要。即便此次疫情与人工制造无关, 但防患于未
然总是必不可少的。人类怎样去保障生物安全及

与之息息相关的社会安全呢？对科学发展的时空

规模与节奏进行有效调控, 使之进退有序, 不失
为明智之举。

长期以来, 大多数人想到的只是对科学技术
的享受, 误认为这就是人类文明。然而, 真正的人
类文明不应只局限于人类, 更不能只是造福当
代。真正的文明必须是建立在“自然伦理”基础上

的“生态文明”, 这也是中国政府近年来着重倡导
的, 也是全人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需要深刻
反醒与反思的。

千百年来, 人类在战胜重大疫情的道路上步
步为营, 在公共卫生环境、抗菌素及疫苗研制、诊
断技术、医学生物工程等对抗疫情的有效手段方

面不断取得重大进展, 如最近有研究报道, 科学
家利用深度学习模型发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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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谱抗菌能力的抗生素分子[10]。然而, 病原生物并
不会因为科学的进步而退缩, 更不会自行绝迹。
因此, 我们不仅要吸取历史和当前的惨痛教训,
更应该通过有效的方式与途经对后人进行系统的

生命伦理教育[11], 以避免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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